
!

"

!"#!

!""#!#"$%# $%& '(&)* +,-./0

"#

123456789:;<=>?@ABC

DEF=G+HI JKLMNOP@QRSTU

VWXY=Z[\]^S_`abZcd^=ef

ghijkS 123=lmibP@no=p

qI LMKrmstGnoYuvI wP@uv

=xy2z{I |}~p������=���

�P@�x��

���������;�������S���

���S �i ¡¢£=¤¥I ¦§¨©ª«=¬

S®¯°±=²³S´�µ¶·¸¹º»»�¼S

½¾GM¿À��=@K_4S ÁÂÃ´ÄÅXÆ

ÇSÈÈÉ¼I

ÊËÌÍ@ÎÏ=ÐºS ÑÒYÓÔbP@ÕÕ

=ZÖ^×I �ØxÌ�ÙÚÛÜÝÞ|=£ÖSßx

àÝáâãäåÏZæçè^é=êëìíSî<ïð

xÊËñò�=óôõöI ÷øùúûüýþÿ!"

#$%&'()*+,-./=0§S12bî345

678Ö9:=;P<==

Ï>?@

ABzC

DEFGÿHID=Jê_ÑKLMHb�N

lO�S�PUQSLÌDERF3=FGSTUV

¶W&¶XI Y¼SZÏ[mÐ\S]j^_`FGÿ

aI ùbbcdeWÿ=fgSJêHùP@hi=

jÏklSm��nPÚopq=ÎfI P�SUV

rsÏtuDESÞv�wYxybz{|=

ÜÖzC

}.Ï>

#

$%& '

!"#$%&'()*+,

() '

-.%&/)*+,

*+ '

01%&/)*+,

,- '

234567%&/)*+,

!

$

./01!23"45

于凤至为什么同意和张

学良离婚？此前谣传多多。
她之所以在离婚协议上签
字，根据于凤至本人的“自
述”表明：都是由于当时的
政治原因。

事情的起因是：1964年
7月1日，台湾《希望》杂志

在创刊号上刊载一篇惊世之
作，题为 《西安事变忏悔
录》，作者即为当时台湾乃至
世界都异常敏感的人物———
张学良！

当时正在美国洛杉矶养
病的于凤至，在听到这一消

息时显得格外震惊和气愤。
这篇奇怪的东西让她蓦然想
起 1940年在贵州与张学良
分手前的一些密秘谈话。

当时，于凤至在贵州幽
禁地因被检查出左乳发生癌
变，才经宋美龄暗助前往美

国就医的。临行前张学良叮
嘱她：此行赴美就医，无论将
来病情是否好转，都不要再
返回贵州。他希望于凤至到
美国后，设法把当时尚在英
国读书的几个孩子转到美国
继续学业，当然张氏此意的

更深一层含意是蒋介石有一
天要斩草除根。

在谈到自己今后能不能
去美国和于凤至团聚时，张
学良告诉她：只要蒋介石在
世，他就绝对不会有出头之

日。而他只要有一口气，也绝
对不可能“认罪”。张学良还

表示：“如果将来有一天有人
说我在国内向蒋‘认罪’了，
任何人，即使是亲友旧故，乃
至家人，凡是认为我是有罪
的，这人就是敌人，甚至是特
务，你要永远记住这一点！”

基于上述原因，当 1964

年于凤至在美国听说张学良
有《忏悔录》发表的时候，她
的第一感觉就是：张学良的
《西安事变忏悔录》是假的，
甚至是蒋介石及特务们以张
的名义伪造的。

可是，这一次于凤至在

美国真的想错了。这篇刊载
在《希望》上不久又被台湾下
令收回的所谓《忏悔录》，不
但确实是张学良亲笔所写，
而且还是应蒋介石要求不得
不写的。只是这篇以长信方
式上陈蒋介石有关“西安事

变”经过的长文，并不是以
“忏悔录”为主旨，而是以
“回忆录”和“长信”的方式
形成的，发出此信后又被台
湾当局某些别有用心者利用
并被冠以“忏悔录”三字对张
学良进行丑画与诋毁罢了。

不明真相的于凤至借此
在美国掀起一波“为夫叫屈”
的传媒大战。于是，蒋介石有
意改变对张学良的处置意见：
与其长期幽禁而惹事生非，不
如快刀斩乱麻以绝后患。这就
是张学良和于凤至必须解除

夫妻关系的政治背景。
新发现的有关史料表

明，真正意识到张学良和于
凤至必须离婚，而且一定敦
促于凤至马上离婚的人，并
非宋美龄，首先站出来主张
此事的人，竟是张学良的多
年至友张群先生。

出于对至友张学良生命

安全的考虑，张群认为有必
要让张学良认清这样的现
实：如果继续和于凤至保持
这种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
很可能给张学良自由的彻底
恢复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张群因此重提张大千前次抵

台时的良好愿望：尽快给赵
四小姐一个应得的名分！

张群的这种考虑得到宋
美龄的积极赞同。张学良也对
此善意表示理解和同意。当然
赵四小姐更是感激不尽。于
是，张群才以私人名义从台湾

飞到美国，密秘来到洛杉矶比
佛利山上于凤至住所，当面向
她说明与张学良办离婚手续
的近因与将来的益处。

于凤至在回忆录中又表

示：“我思考再三，他们绝不
肯给汉卿以自由。汉卿是笼
中鸟，他们随时会捏死他，
这个办法不成，会换另一个
办法。为了保护汉卿的安
全，我给这个独裁者签了
字。但我要向世人说明，我

不承认强加给我的、非法的
所谓离婚、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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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缘起的地方，

是一座名叫云朗的小城。在
春夏相交的某日，小城忽然
冷得反常。小巷连绵起伏的
台阶和这座小城同样古老，
沿着雾中的危墙逶迤向上。

每天，高纯都是这个城
市中最早醒来的一个，起床

后的梳洗穿戴仔细而又迅
速。爱打扮的习惯也许可以
从床头的一幅照片上找到答
案———一位腾空而舞的少年
定格在画面的中央。和照片
里舞蹈的男孩相比，此时的
高纯已经长大成人。

从灰楼顶层的阁子间里
跑下，高纯的动作依然保留
了舞蹈的感觉，头颈端正，脊
背挺直。他从灰楼的后门跑
出的那刻，整条巷子尚且空
无一人。

清晨高纯照例要去的地

方，离那幢灰色的砖楼并不太
远，他在并不太远的一片居民
区里，敲开了一户人家的屋
门。门里住的李师傅就是他的
老板，从屋门破损的外观不难
看出这位老板并不富贵———
李师傅妻女三口，唯一的生产

工具就是五年前买下的一辆
富康轿车。一辆富康轿车加一
张个体出租汽车的营业执照，
确定了李师傅养家糊口的职
业，也成就了李师傅的“老
板”身份。为了物尽其用，这

辆富康每天要在街上工作近
二十个小时。李师傅每天傍晚

出车，一直开到半夜，这是生
意最好的一个时段，而整个白
天，他都在家睡觉，养精蓄锐，
把车子租给高纯，说好白天的
收入五五开，五五开也能让高
纯一个月挣到八九百元。八九
百元在小城云朗，完全可以丰

衣足食。
在李师傅家里取了营业

执照行车执照和汽车钥匙，高
纯开走了停在门外的汽车。头
一单生意就是往机场送客，单
程一百多公里。原以为今日财
星高照，谁料在机场卸客之后

等到中午，也见不到一个要去
云朗的乘客，下飞机的人都是
直奔铜源市区的。高纯守在机
场的旅客出口问了大半天：
“有去云朗的吗，有去云朗的
吗？车子有空调……”直到太
阳西斜，才熬不住了，开着空

车打道回府。
开到机场高速公路的收

费站时，阴沉的天上居然落
了雨点。高纯摇下车窗交费，
钱票也被雨水打湿。透过灰
色的雨幕，他看到机场方向
的收费口前，汽车排起了密

集的长队。一辆红色出租车
的后门忽然打开，跳下一个
年轻的女孩。那女孩身穿黄
色的衣裙，奔跑的动感飘逸
如风，她几乎不费力气地跳
过隔离的石墩，飞翔般穿过
车道的逆流。红色出租车里

有个男人摇下车窗，冲着女
孩的背影大声叫喊。雨在这

一刻忽然大了，那男人犹豫
着没有下来。高纯只觉自己
车头的挡风玻璃上，一片艳
丽的黄裙瞬间漫卷，眼晕神
移之际女孩已经绕到右侧拉
开了车门，这一串画面快得
高纯未及反应，身边已经坐

稳了那位黄衣女孩，并且大
声向他发出命令：“开车！”

高纯没动，侧过身子，面
露诧异：“你要干什么？”“你
不是出租车吗？我打车呀！”

那边红色出租车上的男
人终于下车了，一身笔挺的

西装不堪风雨。他歪歪斜斜
地撑开了一把雨伞，试图攀
上过膝的水泥隔墩，动作却
远远不及女孩干净利索。女
孩又喊了一声：“快开车！”身
后的车辆也响起了催促的笛
声，在西装男子终于越过水

泥隔墩的同时，高纯踩下了
油门，富康车轰的吼叫一声，
冲出了公路收费站的出口。

这一天高纯还车的时间
比平常晚了两个小时，他回
到李师傅家时一辆公安的警
车刚刚离去。李师傅上高二

的女儿李君君早已放学，见
高纯进屋便上来寒暄，寒暄
的内容却让高纯吃了一惊。

原来是高纯今天拉的那
个女孩失踪了，他家里人报
了警，警察来找高纯了解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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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小看这一帮地道的泥

腿子，他们可是太祖将来起义
的拉起来的第一支农民军，经
不经打另说，起码是自己的队
伍，和以前替政府带兵有了性
质的不同，意义着实非凡。

开张的势头不错，基本
队伍组织起来已足额五千，

信得过的本家将领也聚集了
十几人，新兵营已经开练，兵
械也凑合着人手一件，粮饷
暂时还能对付，声讨董贼的
檄文已发往全国，现在就等
各地响应了。

不等也没有办法，曹操

心里清楚得很：就凭自己手
头这点乌合之众，还不够给
董卓的西凉骑兵垫马蹄子
的，现在还是炒作阶段，先做
做舆论攻势。一句老话：开弓
没有回头箭，曹操现在已经
没有退路了！

军政大权已集于一身的
董卓，眼里已经看不到敌人和
潜在敌人了，董卓的雄才伟略
再往哪儿施展呢？这是个继续
革命上了瘾的家伙，于是各种
巩固政权的措施相继出台并
实施，只可惜玩的套路几乎全

是拆自己台的馊招数。
人啊，一旦登上了无人

制约的极位，那点创业时的
智慧就容易变成为往自己脑
袋里掺的糨糊，立时就会进

入妄想型精神病状态。
请看董卓以下的行径：

在董卓进京五个月后，新君
献帝改元，年号初平（公元
190年～193年）。首先给自
己再升上一级，兼领太尉，这
下名至实归。

还觉得意犹未足，就再升
一级，封自己个丞相吧。这下

得意了，谁是大英雄？中国只
有一个人能称得上大英雄！最
尊贵的人唯有我董卓一人！

没法再升了，再升只有
自己做皇帝了，不过当时的
董卓压根没这个念头，他自
己也从没把自己当条龙。

接下来就是奖励自己的
西凉士兵：那“剿匪”剿来的
人头不是都挂到了洛阳城头
上了吗？他们的妻子女儿呢？
就赏给你们这些党国功臣
吧，有福大家享。

再接下来就是自己了。老

子现在是全国的一把手，也该
自己享受一番了吧？不过那些
从新兵连里分配来的保健护
士、陪舞少女老董是看不上
的，靓女哪里有？皇宫里呀，河
里没鱼市上看，皇宫那可是全
中国“超女”的集中地。于是

乎，董相国夜夜宿龙床、睡嫔
妃、玩宫女，日夜乐哉。

既然已经成了核心中的
核心，那儿女、亲戚总是要照
顾点的，那就都封个官吧。于
是董卓除了封老娘为池阳
君，置家令、家丞外，又经过

基层民主选举了自己吃奶的
儿子为侯，金带紫袍，一样不

缺；孙女也有份，别看还不到
十四岁，敬老、爱幼一般重
要，封了个跟老娘一样大的
官，民主选举为渭阳君。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董
氏革命的犯罪！要杀一批、关
一批、管一批！高压加腐败，

这个政府还能不垮台？终于
有一天，消息传来，二十拨军
马，结成了关东联盟，兵分八
路，杀向洛阳而来，盟主就是
刚被朝廷任命为渤海太守、
封为�乡侯的袁绍。而传檄
组织关东联盟的，正是那个

最不识抬举的曹操！唉，放虎
归山终为患啊！

此时的曹操位卑势弱，
五千新兵比不得董卓当初三
千西凉铁骑的威名，而这个
世界向来是凭实力说话的，
大家服从的都是比自己拳头

硬的人，所以曹操也就只能
做些前期的反政府舆论鼓动
工作，到了真正组织起反董
的关东联盟，曹操连在讨伐
宣言（三公移书）上署名的
资格也没有了。

诈用现任朝廷三公名义

的檄文发遍了全国的各州郡，
檄文讨伐的目标很明确，就是
号召大家武装起来，反抗暴虐
的董氏统治。不过，号召人们
反抗的主要理由还是有点暧
昧，文中说：“见逼迫，无以自
救，企望义兵，解国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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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三楼的窗玻璃裂

开了一道缝隙。那巨响如雷
鸣般震耳欲聋，随着外面倾
盆而下的暴雨，整栋楼都在
瑟瑟颤抖着。
“啊！”林君如捂住了自

己的耳朵，吓得躲进了墙角
里，一大团灰尘把她的裙子

弄脏了。一盏壁灯也从墙上
掉了下来，随着窗外的巨响
而摔得粉碎。另一个女孩赶
紧吹灭了蜡烛，免得蜡烛倒
了引起火灾。在屋子陷入黑
暗的同时，那个巨响也渐渐
平息了下来。

三十秒后，一切又恢复了

死寂，只有黑夜里永无止尽的
大雨。“是什么声音？”林君如
依然藏在黑暗的墙角，双手抱
着头说，“以我的经验，这可
能是高强度的地震！”

时间又过去了三分钟，但

地板和墙壁没有再摇晃，还会
不会有余震？林君如小心翼翼
地爬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
灰，把头探到窗口看了看，外
面的雨夜漆黑一团，只能隐隐
看到绿树对面的建筑物。

林君如长吁了一口气，

问对面的年轻女子：“你叫什
么名字？”“萨顶顶。”黑暗中

闪烁着一双美丽的眼睛，“我
是搞音乐的。”
“天哪，我想起来了，我

在电视上看到过你演唱，非

常好听！萨顶顶？就是你？”
两个年轻女子在黑暗中

的对话，却未曾等到那预料中
的猛烈余震。顶顶站起来点燃
了蜡烛，昏黄的光照亮她的脸，
长长的睫毛下明亮的眼睛，配
合着眼线和脸的轮廓，竟有种
敦煌壁画里女子的感觉。
“顶顶？怪不得你这张脸

很熟。”林君如这才坐倒在床
上，这是一张双人大床，应该
是一对夫妻睡过的。她摸着自
己的肩膀说，“在这种吓人的
地方，我一个人肯定睡不着，
我们两个都睡在这好吗？”
“好吧。”顶顶盘腿坐在

床上，却没有睡觉的意思。她
在想这次旅行发生的一切，
今天从清迈出发，旅行团一
路上的惊心动魄。下午，她惊
奇地见到了一座群山中的城
市，就像睡着了一般寂静无
声。脑中被隐藏的记忆，仿佛

一下子被唤醒了———就是
它，眼前的这座城市，神秘缭
绕着的雨雾，将她从遥远的
北京召唤至此。

还有，傍晚从厕所出来时

见到的男子。她知道他的名字，
也知道他在小说里的事，但他
究竟是怎样的人呢？从镜子里
看到他那双眼睛，却好像被一
层雾遮盖着，他想说什么？

林君如已经吃力地躺下
了，她吹灭了床边的蜡烛，嘴

里自言自语：“今夜还会有余
震吗？”

而顶顶依旧盘腿坐着，
她细细的腰身和身体的轮

廓，都酷似黑暗中沉睡的神
像。忽然，她听到了什么———
不是窗外的巨响，也不是地
震时的前兆，而是客厅里轻
微的细声。

她总算站到了地上，轻
轻地来到客厅里，用手电照

射着每一个角落。似乎并没
有什么异样。那声音又从厨
房里响了起来，顶顶踮着脚

尖走进去，只见几条黑影从
地下穿过。她心跳剧烈加快
起来，用手电扫射着地下，一
直追到了卫生间里。光束正
好对准了浴缸，她看见几只
硕大无比的老鼠！

黑色的老鼠飞快地跳进

浴缸，又钻进了敞开的下水孔，
迅速消失在手电光束中。顶顶
吓得几乎摔倒了，拼命深呼吸
让自己镇定。然后她找来一堆
破布，将浴缸的下水口牢牢地
塞住。但她还是不放心，又用一
个装了水的脸盆压住它。

突然，一只手轻轻搭在
后肩，顶顶毛骨悚然地回过
头来，却看到林君如茫然的
脸：“你看到什么了？”
“老鼠。在地震、海啸、台

风等自然灾害到来前，最先
有反应的通常都是老鼠，它

们会预知到灾难并逃命。”
顶顶紧咬着嘴唇回到卧

室：“也许，我们的灾难就快
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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